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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天来了。

满街的梧桐飘飞着毛絮，如棉，如风，如细雨。王虞深吸一口

气，感知着古都南京的又一个春天。春天是旧的，像一面斑驳的铜

靥，又反照着此刻正在镜，怀想着旧时的笑 年轻的脸。轻薄的风里

饱含着春日里特有的气息，微笑和莫名的兴奋让王虞全身的细胞

都跳跃起来。阳光，此刻正从繁茂的树缝中渗下来，落在平整的柏

油马路上，像微醺的舞者，用白色灼热的舞鞋点击在地面上和春风

这个经久的舞伴，如影随形地表达着亘古不变的爱情。

王虞自嘲地笑了笑，什么爱不爱情的，这些无聊的感慨应该是

属于丹宁的。想起在家等待开饭的丹宁，王虞便低头看了看手中

的塑料袋，里面有丹宁最爱吃的芦蒿。芦蒿翠绿得如翡，细细的根

节如同年轻生命中的转折，带着自怨自艾的坎坷张扬在那里。王

虞讨厌吃这个东西，味道总是怪怪的。芦蒿产自南京的一个江心

江心洲，是南京人桌上的家常菜。王虞小岛 虽说是地道的南

京人，但她从小就讨厌芦蒿，讨厌从里面散出的苦清的味道，它总

能让王虞联想到秦淮河岸那个贫穷的家，想起那间平房里亮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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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盏破灯，低瓦灯泡里发出的是昏黄的灯光。

王虞讨厌贫穷。厌恶至极。

妈妈，此时正在做什么呢？王虞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回家了。

她的家在城南，而她和丹宁的租住房在城北。城南有条秦淮河，每

晚都是满眼闪着微光的大红灯笼，躲都躲不掉；而城北是玄武湖，

每晚则是空旷的星空和都市霓虹照耀下的波光粼粼。同样是南京

的标志，同样是水流汩汩，但在王虞心中，它们却代表着两种完全

不同的色彩和心境。秦淮河是腐朽没落的，总伴着朽木的潮气让

人全身粘着苦难的味道，如同夏日里挥之不去的臭汗和蚊蝇。而

玄武湖则代表着都市、繁华，站在湖彩公寓后阳台的窗户边，看着

不远处的高档湖滨别墅区，总能让王虞生出无尽的斗志。

王虞早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过上富人的

生活，要有自己的公寓，要有一辆自己的红色跑车，身边还要站着

一位英俊体面的男友。她要住在高档公寓的最高层，以期得到最

好的守望视角，把行人把南京街头的所有人都俯视在眼底。甚至，

屋子里还要有个保姆和一条德国猎犬。贫穷，是让王虞不堪再忍

受的垃圾。

一丝小小梧桐毛絮吹进王虞的右眼。王虞蹙起眉头，使劲地

揉着。讨厌的春天！讨厌的毛絮子！王虞的心情瞬间低落下来。

她忽然想哭。

“哎，你怎么了？哭过了？”丹宁一打开房门，就看到了王虞红

肿的眼睛。

“你才哭了呢！”王虞凶巴巴地回了丹宁一句，然后狠狠地把塑

料袋塞到丹宁的手里“。真讨厌，毛絮子迷了我的眼睛。”

丹宁低吁一口气，轻轻地说“：噢，原来是这样呀。我还以为谁

招你了呢。噢，对了，这家公司怎么样？同事们都好处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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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起明亮的办公室和那张蓝色漂亮的隔断办公桌，王虞的心

情好转了。这是她毕业后找的第二份工作，和那个小小电脑公司

销售员相比，外贸公司的职员显然要好得多了。不光是钱的问题，

最主要的是她可以不用再忍受那些个自以为是的购买电脑配件的

家伙们，不就是口袋里揣着臭钱嘛。不过，有钱总比没钱好，薪水

自然也是越高越好。就目前来看，这份工作是令王虞满意的。

“还行吧，比以前的那家公司好。而且今天我一上班，公司就

发了我一百五十块钱的饭票，楼下的饭店是我们的定点餐厅。同

事们好不好我还不知道，只是点头挨个打了个招呼，谁知道哪张脸

是善的，哪张脸是恶的？不过我的顶头上司是个女的，看她的样

子，好像很夹生的，像哪个英国影片里的女教师，长得有点儿变态。

啊，那眼睛，躲在厚厚的镜片下面，整天像捉贼似的。算了，管她

呢，该干吗干吗，尽量不去招惹她就是了。今天我闲着没事干，翻

看公司以前的文件。那都是些什么东西呀？符号、数据弄得我眼

都花了也没看懂，所以就拼命喝水，害得我一个上午就跑了四趟厕

所。”

丹宁笑了，正想说什么，门铃响了。她跑去开门。

门开了，是周恺，手中握着一把盛开着的馨香的白玫瑰。

丹宁的脸红了，回头用小心的目光瞄了瞄王虞，转身对周恺

说“：我不是说过不让你来的吗？”

周恺笑了笑，把白玫瑰递到丹宁面前，说“：我是来送花给你

的，如果不欢迎，我这就走。”

丹宁接过白玫瑰，又回头用探询的目光看了看王虞。王虞正

在打哈欠，装作没有看到周恺。

“要不，你还是回去吧，改天，改天我再⋯⋯”

“进来吧 哪有客人上门不进屋的道理，倒弄得我像个门神

似的了。”王虞站起身，拎起沙发上的皮包甩到肩后“，我现在是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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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之客，还是自觉点让位吧。”

“不不不，你不要走，我和周恺⋯⋯没什么的，你们坐着，我去

做饭，炒两个菜。正好搬家那天爸爸送来的红酒还没开呢，我们就

当是为你换了新工作庆祝一下吧。”丹宁的脸红得厉害，眼巴巴地

看着王虞的眼睛，直拉着她的胳膊不松手。

“那，既然我这么不受欢迎，我还是走吧。”周恺说着就要转身。

“算了，进来吧。你又没得罪我，我干吗不欢迎你。”王虞把包

放下，没精打采地坐回沙发上。她不喜欢周恺，自从他回国之后，

便像苍蝇一样盯上了丹宁。什么跟什么呀，不就是两小无猜吗，难

道所有一块长大的人都要做情侣不成？再说了，丹宁也并没有表

示过喜欢他呀。整天打扮得跟会见外宾似的，标准的伪君子的模

样！王虞“哼”了一声，表示了她的不屑。

周恺似乎并不计较什么，他已经吃过王虞无数的“毛栗子”，早

就习惯了。不过，他一直搞不懂，这个王虞为什么总对自己充满敌

意，见了面就摆出张黑脸，把自己弄得像丹宁的保镖似的。周恺对

此也是极为不服气的，但想到王虞是个女孩子，又是丹宁的“同居”

密友，他也就作罢了，跟她计较什么？！

丹宁从壁柜里拿出一双蓝色的男拖鞋放在门口的地板上。周

恺便换鞋走了进来，开始四处打量。这是他初次登门拜访，地址还

是从丹宁的妈妈那里问到的。丹宁也真是的，搬家也不说一声，干

吗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。

“有什么好看的？没见过女孩子的闺房啊！”王虞小声嘟哝着，

随手拿起玻璃茶几上的《时尚》杂志。

这回轮到周恺装聋作哑了。他信步走到厨房门口，对着正在

水槽边择洗芦蒿的丹宁说“：没想到你们把临时租住的房子都搞得

这么漂亮雅致。”

丹宁笑了笑，轻声说“：乱弄的，都是王虞的功劳。力气活全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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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干了。”

“噢，是吗？杏色的布艺沙发，湖蓝色的单色窗帘，还有这个蓝

黄相间的厨房，真像个画室。搬运这么多东西，也真够累人的了。

看不出，王大小姐这么有力气。”这话分明带着贬义，气得王虞咬牙

切齿。什么东西！还以为自己是大力神呢。别牛了吧，剥去你那

身衣裳，还不定只剩几根筋呢。

“多谢夸奖。都是些廉价的东西，比不得王大少爷的豪华别

墅。再说，我有没有力气关你屁事！”王虞的话刻薄得像把开刃儿

的刀子。她的粗口吓了周恺一跳。他没想到王虞说话丝毫不顾及

女孩子的矜持。文静的丹宁怎么和她成了好朋友？

周恺在王虞对面坐了下来，一字一句地回敬道“：请王小姐放

尊重些。你是个女孩子，应该懂得起码的社交礼仪。如果你在公

司里也这么说话的话，那依我看，你是呆不长的。”

这分明是个挑衅。王虞从杂志上面露出半个脑袋，阴着脸说：

“这又关你屁事？这是我的家，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你管得着吗

你！不爱听走啊，谁也没拦着你！丹宁，送客！”说完又把脑袋埋到

展开的杂志里。丹宁从厨房里探出了半个头，立刻感觉到了客厅

里紧张的气氛，便又慌忙把头缩了回去。他们两个一见面就像前

世的冤家似的，丹宁才不愿惹火上身，能躲则躲吧。

周恺苦笑着摇了摇头，问道“：我说王虞啊，你干吗总和我过不

去呢？我得罪过你，还是怠慢了你？还是你觉得我追求丹宁，你受

不了没人追的刺激？”

王虞一下跳将起来，啪的一声把杂志摔在了茶几上“，你以为

你是谁啊？有几个臭钱就想作威作福的？想在我面前摆谱，没门！

也不撒泡尿照照，就你那熊样，打不打得过我还悬着呢！”

听这话周恺哭笑不得“：我干吗要和你打架？你又不是我的情

敌，充其量不过是个不懂事的丫头片子，我是个男人，不会跟你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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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这些。”看着王虞摆出的架势，周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“，你看

你，哪有一点儿女孩子的样子！小心嫁不出去啊，哈哈哈⋯⋯”

这下可把王虞气坏了。她走上前一把揪住周恺的衣领，把拳

头挥得高高地吼道“：说啊，接着说啊，你不是能说会道的吗？再说

一句，我就饶不了你！”

看着王虞是真的生气了，周恺这才慌了起来。说实话，王虞一

米七多的个头，站在周恺面前，显得比他还要高些，再加上一股子

怒气，再乱说话，保不准这拳头真要下来了。周恺不想冒这个险，

赶紧赔了个笑脸，嘻哈说道“：你看你，说着说着真要动手了，我可

不是来和你打架的。如果真想和我比个高下，那我们就酒桌上见

吧。我的酒量是很好的，只怕你是比不过我的。”周恺的激将法果

真有用，王虞哼了一声放下拳头，说道“：谁怕谁啊！比就比。不过

事先声明，如果你喝醉了，保不准我会把你剥得光滑滑地扔到楼梯

口！”

“好啊。如果是我输了，随你怎么办！不过，现在你得先松手

啊。你的手劲这么大，弄得我都喘不过气了。”周恺的确有些招架

不住，现在他完全处于劣势中，非得仰视才能看到王虞的脸。

王虞用拳头在周恺眼前比划了一下这才松了手，恨恨地说：

“ 变成熊猫眼！”算你命大，再敢惹我，小心

“好了好了，不要再闹了，饭都做好了，准备吃饭。”丹宁端着两

盘炒好的菜从厨房走了出来。“王虞，你去厨房把碗和筷子拿来。

周恺，红酒在你身后的柜子上，你负责开酒。”丹宁公平地分配了工

作，尽量让他们两个距离拉远些，省得再闹将起来。王虞的脾气丹

宁是最熟悉不过的，惹急了她是真会动拳头的。当初搬家的时候，

就因为楼下的门房老头故意为难，王虞拿起三轮车上的一把凳子

三下两下就把传达室的玻璃全砸了。要不是丹宁又赔不是又掏钱

带的，王虞那天非得被 走不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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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一会儿，三个人坐了下来。四方的饭桌上，丹宁坐在中间，

王虞和周恺分坐两旁。王虞仍对着周恺吹胡子瞪眼睛的，弄得周

恺哭笑不得。在丹宁面前，他实在是不想对王虞发脾气的，毕竟他

是个男人。于是，他举起酒杯侧身对丹宁讲“：来，丹宁，祝你有个

好心情！”说着，便把高脚杯里的红酒喝掉了一半。

“还男人呢，敬女孩子酒只喝一半，没用！”王虞蔑视地看着周

恺酒杯里剩余的酒，愤愤地说道。

周恺看了看她，没吱声便又端起酒杯，一仰头便全喝掉了。可

是没等他放下酒杯，王虞的杯子已经端起来了。“好酒量啊。不

过，刚才是谁说要和我比酒量的呢？这桌上可是有三个人，只敬丹

宁一个，我看是有点儿不礼貌吧。懂不懂起码的礼数？”王虞极尽

挖苦之能事，把周恺逼到了死角。

无奈，周恺只好又倒上一杯，端起来和王虞的杯子碰了碰，说

道“：好吧，敬王大小姐一杯！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！”说着便要一

口干了。王虞不依不饶，用手臂拦住了他，不满地说道“：什么‘老

人家’，我很老吗？再老也老不过你呀。什么‘健康长寿’，你是不

是巴望着我早点死啊？”

周恺自知又捅了马蜂窝，赶紧笑着说“：好了，姑奶奶，你就饶

了我吧。好不容易和你们一起过个周末，竟弄得跟打擂台似的。

我们既不是比武招亲又不是仇家相见，哪有那么敌对呢？好了，我

为刚才的话道个歉，姑奶奶，我祝你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事业有成大

吉大利出门见宝路走拾遗⋯⋯”

“停！”周恺没完没了地说，王虞赶紧打断了他“，一个大男人怎

么那么 嗦呢，婆婆妈妈的像是个七老八十的管家！喝吧喝吧，没

那么多事儿！”王虞说着自己一口便把杯中的酒干了。周恺摇摇

头，只好跟着又干了一杯。

丹宁看这阵势不对，赶紧笑着打起了圆场“：不要光喝酒了，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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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没吃呢，都要凉了。是不是嫌我做的菜不好吃啊？”说着，便做生

气状噘起了嘴。

王虞和周恺也觉得闹得累了，便也趁机各自赶紧下了擂台，异

口同声地说道“：我吃，好吃。”倒像是一首混声合唱，弄得两人又相

互对视了一眼，忍不住都笑了。

丹宁舒了口气放下心来“，你看你们两个，不见面则已，一见面

就要打啊杀啊的，不弄得鸡飞狗跳是不会罢休的。我算是服了你

们了！”

听到这话，周恺连忙做起了好人“：都是我不好，刚才不该胡说

八道的，引得我们王大小姐生气了。所以，我现在郑重地向王虞表

示道歉！小生这厢有礼 了！”他把“礼”字扬得高高的，模仿着

京腔里的对白，调侃地说道。说话的同时则把双手拱在一起，仿着

古时的礼节向王虞行了个礼。

王虞扑哧一声笑了“：都是你！谁想和你闹啊，总这么好的态

度，我怎么会和你一般见识呢？好了，继续发扬！”

三个人都笑了。笑声和菜香混在一处，织成了春天里的一张

网。

已近午夜了。夜风中夹带着近处湖面的淡淡潮气一波波地袭

来。周恺和丹宁端着红酒杯，趴在后阳台的窗子旁，静静地看着玄

武湖美丽的夜景。

“王虞不会有事吧？”周恺回头看了看醉卧在沙发上的王虞。

其实他本不想真把王虞灌醉的，谁知刚才她越喝越起劲，一个人便

喝了整整一瓶红酒。实际上她是自己把自己给放倒的。

丹宁是有些担心的，今天王虞实在喝得太多了，而且基本上没

吃什么东西。但她了解王虞，她那运动员似的身体，醉一回应该不

会有什么事。想到这里，丹宁便对周恺说“：没事的。她每次喝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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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会把自己喝醉。以前她还会哭啊吐啊的，现在倒好，喝再多，她

都不吐不闹，随便往哪儿一倒也就睡着了。你放心，她睡一觉就会

没事的，明天一早她又是生龙活虎的了。”

“这就好。她的脾气真够暴的，动不动就挥拳头，哪有一点儿

女孩子的样子，你怎么会和她关系这么好啊？”想到刚才差点儿挨

揍的场景，周恺又回头看了看早已躺倒的王虞。

“你怎么这么说她？她内心其实是极好的一个女孩，从大学到

现在，她一直很照顾我的。”丹宁皱了皱眉头。她不喜欢周恺用嘲

笑的口气来评价自己惟一的好朋友。再说，王虞只是大大咧咧了

些，除此之外，丹宁不觉得王虞有哪儿不好。

周恺立刻觉察到了丹宁的不快，赶紧解释道：“你别不高兴。

可能是我对她不了解，所以才会有些误会。慢慢就会好了。你看，

刚才到最后，她一个劲儿地向我敬酒，还都是笑着的，我想以后见

了面，她也会对我客气些了。”

难说。丹宁心想。她太了解王虞的秉性了。酒后失言失态是

常有的事，醒来后，她是多半记不得曾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。说不

定，经过这次醉酒，她反倒会更恨周恺，她会想：这个周恺真是讨

厌，怎么就把我灌醉了呢？王虞是个极要自尊的人，让她在对头面

前服软，那真是件难事。不过，丹宁并不想点破这一层，由他们去

吧，反正也不是常见面的，自己在中间说来道去反倒不太好。

由于窗户大开着，空气中渐渐有了丝凉意。丹宁把酒杯放下，

走进卧室拿出一床厚被，轻轻盖在王虞身上。齐豫的那首《一面湖

水》在室内轻柔地弥漫着，和着窗外偶泛黑蓝的碧波湖面，仿佛一

件为丹宁量身定做的衣裳，令周恺的心越发不能平静。

”周“丹宁 恺轻声地唤了一声。

“嗯，”丹宁慢慢走回窗前“，什么事？”

“我⋯⋯”丹宁的在温黄台灯下闪亮的眼睛让周恺局促起来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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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，想问你一句话。”

丹宁微低下头，出神地看着楼下被街灯照亮的莹莹草坪，没有

吱声。她大概已经猜到周恺要说什么。其实她愿意他现在就告辞

走掉，反倒有些留白的好。

“丹宁，我⋯⋯”周恺清了清嗓子，举起酒杯一口气喝光了余下

的红酒，鼓足勇气，说“，丹宁，我爱你。”

丹宁惊愕地抬起下巴，她没想到周恺竟会这么不加掩饰。刚

才她以为他只是会旁敲侧击地说出他的心意罢了，谁知⋯⋯也许

他在国外呆了这么多年，已经渐渐偏离了中国人的表达方式。丹

宁有些不太适应。她不安地看了看眼睛发亮的周恺，再次低下头，

轻声说“：我知道。”

“那，你爱我吗？你看着我说。”周恺双手放在丹宁的肩上，把

她轻轻扳过身来正对着自己。丹宁还是低着头，这样的局面令她

局促不安。她觉得这样的对白不太适合中国男女，不仅失掉了含

蓄的美，而且露骨的表白反倒让她感受不到周恺的情感。她的心

是冷静的，如同旁听戏剧对白的第三者一样，只是有些小小的观感

而已。丹宁咬了咬嘴唇，嗫嚅着说道“：我，我不知道。”

周恺沮丧地松开了手，无奈地说“：对不起，我是那么地爱你，

可你却总是在回避我的感情。我真的希望这一切都会有转机。”他

并不知道丹宁从内心已经开始讨厌这样的对白，她更希望行动上

的感情表白，而非露骨的言语，哪怕是一个相互交会的眼神呢。

“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”丹宁的眼睛红了。她看了看

眼前这个与她一起长大成人的男人，忽然觉得陌生极了。刚才仅

有的一点点被激发的感情也因此很快消隐下去，没入了远处无边

的黑暗中。想起那个与自己一同玩泥巴一同捉蜻蜓的天真的男

孩，眼泪真实地流了下来。怎么不一样了呢？是哪儿出了问题？

是他，还是自己？



第 11 页

这让周恺猝不及防。

“不，丹宁，你别哭，别哭。我不说了好不好？我应该给你时

间，对不起，是我逼得太紧了。”周恺着急得手足无措。从小到大，

丹宁的眼泪总能令他慌乱不已。

“太晚了，你该回去了。”丹宁擦了擦眼角的泪水“，对不起，我

太爱哭了。和你没关系，不要责怪自己。”其实她自己也感觉这眼

泪掉得有点儿莫名其妙。但她现在已经累了，不想再去追究自己

的内心。

“好吧。你早点睡。要不要我帮你把王虞抬到她的卧室去？”

看到丹宁不再哭了，周恺这才恢复了常态。

“不用。她喜欢在沙发上睡，平常她有时也会睡在这里的。有

我照顾她你就放心吧。”丹宁轻轻拧开大门，静静地等着周恺离去。

“那，我走了。晚安！”周恺穿上皮鞋站在门外，欲言又止。

“还有事吗？”丹宁问。

“我，我想让你知道，无论等多久，我都会等着你。等着你爱上

我的那一天。”周恺终于说出了内心积郁很久的话。这令他一下子

觉得轻松许多，便微笑了。

“嗯。”丹宁含糊地应了一声，缓缓地把门关上了。

听着周恺下楼的脚步声，丹宁把身体靠在门背上，叹了口气。

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而再地拒绝周恺。论学识，论长相，论人

品，论家庭，周恺都是无可挑剔的。作为相交已久的两个大家庭的

后代，他们青梅竹马地一起长大，从童年进入少年，从少年一起步

入青年。然后周恺去了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经贸专业硕士，而丹宁

则考上了市内的一所普通高校。其实周恺出国以前，他们的感情

是极好的，只是那会儿碍于青涩年少没有挑明各自的心事罢了。

可是在四年的分离中，丹宁对于周恺的思念慢慢由浓转淡，到了最

后连周恺回国的日子竟都忘记了。四年中周恺的来信同样是由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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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少，后来半年都没有一封。本来一切都已平静，但自周恺回国后

又都变了。去年春节拜访周伯伯时，身着米色裙装的丹宁一出现

在周家，周恺的眼神再也没有离开过她。自那天起，周恺便频繁地

出现在丹宁的家里，频繁地表白着他的爱慕。但在丹宁心里，周恺

更像是个学成归国的大哥哥，对于现在西装革履的他，丹宁真的无

法说出那个爱字。

一定缺了什么。丹宁隐约地觉着。但她又无法言表。

夜色更浓了，凉意更重了。丹宁走回到窗前，任这个落寞夜里

的春风忽悠悠地吹动着散落在窗台上的一缕头发。

夜美如斯。此刻丹宁被周恺或许只是她自己创造的一种愁绪

包围了。像一本稍带油墨香气的新书，被爱书的主人包裹起一层

厚厚的牛皮纸。

栖霞山麓散落着一大片的别墅群。这是南京一家大型房产公

司开发的别苑山庄。虽说这附近并没有湖泊山泉，但却依着远近

闻名的栖霞山。栖霞山浓缩了半部金陵文化史，它以千年古刹栖

霞寺及千佛岩、舍利塔等六朝文化遗迹而蜚声海内外。这个被誉

为佛教十大小名山之一的栖霞寺里常年香火不断，香客们都说这

里的菩萨相当灵验，每逢周末节假日，各地的游客便会来到这里烧

香许愿。其实，灵不灵验倒在其次，周启明把家安在这里图的是山

上的数十尊石刻佛像。那是一千多年前古代香客们捐资刻下的，

千姿百态地遍布于山前山后。有一处是最奇的，十几尊罗汉塑像

聚居在一个石刻洞内，颇为壮观。可惜的是，这些罗汉的头像却不

知在何年何月里都被偷了去，仅存有精美的佛身仍历历在目。但

这个似乎并不会阻碍什么，栖霞寺的香火仍旧是日日繁盛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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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在这里，周启明觉得安心。做生意的人总是或多或少地迷

信些。他明白自己是怎么冒险发家的，多少有些走黑道的嫌疑。

所以，三年前山西路一带拆迁的时候，他便把家搬到了这里，图的

也是个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的好彩头。虽然这里离市区远了一些，

但家里养着两部汽车，一辆八成新的黑色丰田和一辆宝蓝色的国

产 ，在交通方面也构不成什么大问题。平时，他自己是不会

亲自开车的，但他今天特意放了司机一天的假，自己驾车往市区开

去。

这是笔大生意。周启明联络了出货的上家在位于新街口的金

陵饭店内碰面。他之所以自己开车前往，一来是不愿意让司机多

等，二来便是有借口推掉酒桌上不必要的酒。其实他是喜欢没事

便喝上两口的，尤其钟爱五粮液和绍兴女儿红，但一旦涉及到生

意，他绝不会多喝一口。

四十分钟后，周启明走进了金陵饭店。这是南京首家五星级

饭店，这座三十七层的高层建筑曾经是南京的最高点标志，但随着

城建力量的加大，市内已经有许多大厦远远高过了它。但它的服

务及餐饮仍是有口皆碑的。选择这儿作为今天的谈判地点，充分

表明了周启明对于这桩生意的重视。

引台小姐带着他来到二楼的钟山厅。豪华气派的大型包厢里

已经有两个人等着他了。

“啊，周总，真准时啊，提前一分钟！”见到周启明走了进来，那

位胖胖的男人慌忙站起身来，热情地和他握了握手。

“哪里啊，还是潘总早啊。失礼了，失礼了！”周启明客气地寒

暄着。他的目光落到了潘总身边的那位女人身上。咦，这个女人

怎么感觉有些面熟呢？是的，她的杏眼和柳眉像极了他的妻子封

俨俨。无疑，这是个漂亮的女人，她的美和阿俨一样，是经得住长

久打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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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位是⋯⋯”没等潘总介绍，周启明便先开了口。

“哦，我叫华连云，是潘总的助手。”华连云连忙躬身上前主动

伸出了右手。

“她是我手下最得力的干将！非常能干，这次能拿到这批货也

都全靠她了。”潘总夸赞着华连云的办事能力，说完便笑了“，你看

你看，这不是王婆卖瓜吗，再能干怎么能比得上周总的人马呀，个

个是能兵强将，没得比没得比的。”

“客气什么呀。我说潘军啊，才几年没见你怎么变得这么谦虚

了，我可记得你以前总是得意扬扬的呀。”周启明是三年前认识潘

军的，但在生意上却没有合作过。事实上他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多，

连头带尾加起来也不过只有三四次而已，且都是在饭桌上遇到的。

但现在面对面和他合伙做生意，周启明不得不主动去套这个近乎。

“周总可是做大事的人，比不得我们小打小闹的小买卖。”华连

云笑着帮周启明倒了杯茶。“周总今天怎么一个人来的呀？看来

周总是个朴素的人，不讲究那些个排不排场的。”一席话说得周启

明极为受用，便忍不住多看了她两眼，问道“：华小姐的名字很好听

呀，是不是有什么说头？”

“呀，周总真细心！我老家是连云港的，所以父母图省事，也就

取了这个名字。”华连云倒是个直白的人，对周启明的话是有问必

答，再加上她甜甜的话语，总是能说到周启明的心坎里去，所以没

过十分钟，三人便都由先前生硬的态度转为真正的熟稔了。

开席之后，周启明喝了不少的酒。尽管他以开车为由推脱了

几次，但华连云总是能笑盈盈地让他不由自主地端起酒杯来。经

过多年生意场上的摸爬，周启明知道这回算是碰到了交际的能人

了。不过，他倒也喝得高兴，闲话没多久便主动切入了主题。

“对了潘军，你发来的传真我看了。那批家用电器是不是真的

大有赚头？”周启明直言问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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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军眼睛一睁，煞有介事地答道“：还用说吗，一本万利的好生

意啊！这年头，各行的规矩都越来越多，能像这样一下子便能大捞

一笔的买卖到哪儿找去啊。”

“是啊。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拿到了这批货。单为这个我就跑

了四趟新加坡！”华连云总是笑眯眯的，虽是轻声细语，但句句都直

奔主题。

“倒真是笔好买卖。但，风险好像大了点儿。”周启明仍心存顾

虑“，主要是在海关方面⋯⋯”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华连云便接下他的

话头说“：这个不用担心，海关那儿我已经全部疏通好了，该打点的

也都打点过了，只要你肯接下这笔货，肯定少赚不了。”说着，她便

帮周启明夹了一些菜“，来，多吃点儿。”

“好好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”这样的场景竟让周启明感动得似曾

经历，当年阿俨也是这样对他的。但他很快便把注意力转移了出

来，继续问道“：我倒是有个问题想问问，不知道合不合适。”

潘军眯起小眼睛，说道“：有什么问题尽管问，都是老朋友了，

有什么不能问的！”

“那好。我就是想知道，既然这笔生意有这么大的赚头，你们

公司为什么不直接销货呢？反而要找我来作为下家⋯⋯”

“嘿，这事啊说来话长了。去年我全权代理了新加坡一家电器

公司的产品，光是押金就交了五百万，可是国内的老百姓却不认

它。也难怪，现在国产的家用电器基本上都过了 的认证标准，

谁还肯出高价去买不知名的进口电器呢。唉，也怪我当初昏了头，

这不，一下子就把老本给赔进去了。弄到现在，公司账目上的钱也

只够交这批货的押金了。所以这才找到你们奉天公司呀。这可是

免掉一切关税的电器啊！你以为我故意放着钞票不想赚吗？想赚

也得够量才行呢。正好你是一直都在做家用电器的，你的下家不

知有多少个呢，想要销出这批货那还不容易得很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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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下周启明听明白了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不过，要让他一下拿

出二百五十万来还真的需要仔细考虑考虑。和潘军的经历相似，

去年年底的时候，他做生意大亏了一笔，直到现在还没缓过劲来

呢，只怕公司账面上的流动资金也是不够的。周启明想了想，说：

“那这样吧，我回去考虑考虑，然后看看公司账面上有没有这么多

钱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！”

“对对对，你说得对。这么大的事儿换了谁也都需要几天的考

虑时间。”潘军露出理解的笑容，然后又神秘地小声说道“，不过，不

瞒老兄你呀，为了尽快周转资金，这批货也联系了好几个下家，有

一家，对了，就是你们南京的恒通电器公司，也有接手的意思。如

果你真想接下这笔买卖，其实我更愿意和你合作，毕竟熟人好办事

嘛，即使有什么小麻烦也都能笑着解决的。不过，你可要尽快决

定，货不等人啊！”

说起恒通，周启明倒是极为熟悉的。那也是家私营的电器公

司，虽说起步比他的奉天公司晚了些，但这两年的业务也是蒸蒸日

上。去年那笔闹了亏空的买卖便是被他抢去的。提起这事，周启

明急了起来，说道“：潘老弟啊，做人做事都得专一才行啊。你既然

找到了我，而我现在又这么正式地和你谈合作，那么最好不要有其

他的公司插手。算了，不多说，两天之内我会给你一个确切的答

复。还请老弟你务必把货给我留住啊。”说着，便端起了酒杯“，感

谢老弟能想到我。来，预祝我们合作成功！”

华连云也跟着站起身来，水波般的眼睛朝着周启明，说道“：周

总真是个大气魄的人啊，佩服！佩服！为表敬意，我先干为敬吧！”

说着轻轻一仰头，一杯酒便下了肚。转眼，她的脸便红了，眼睛也

越发地水汪起来。

“那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两天内我听你的回音。今天晚上公司有

事我要赶回深圳，你一旦有了决定就先通知连云吧。她会留在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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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间。”潘军正说着，手提电话响了起来楼的京，就住这里 ，

他立刻拿起来接听，简短地对着电话那头说了几句便回头对周启

明说“：周总啊实在对不起，我得马上回深圳，唉，后院失火啊，不好

意思，让你见笑了。唉，女人多了麻烦，可是像你这样，没有女人，

也麻烦！”

周启明知道这个潘军一向花心，听说他在深圳有两个情人。

听了这话，便理解地笑了，握着潘军的手把他送出了门。

“那你和连云继续聊，继续聊。”临走的时候，潘军留下了话。

潘军走后，周启明招呼着华连云重新入了座。原本隔了一个

座位的华连云竟坐在了他的身边，目光直视着他，眼神竟是多情

的。而周启明也借着酒劲往她身边靠了靠，很快，便抓住了她细嫩

的手⋯⋯

这是个美丽的家。

白色的围墙前，盛开着鹅黄色的迎春花，一朵朵娇嫩的小花密

密地昂扬着无穷的生气。院内探出的腊梅花有开有谢，粉红、枣

红、梅红，只是少了淡黄与米白的。妈妈不喜欢黄色和白色，丹宁

记得她的话“：梅花是在冬末春初开的，淡黄与米白都会少些生气，

还是红色更让人感觉有希望一些。梅花是南京的市花，也代表着

人格，以梅赋格，还是朝气些好。”

可丹宁却偏爱淡黄与米白，尤其是米白。她总觉得红色过于

艳丽，像一个人嘴上涂了过多的口红，总让人有些将溢未溢的担

忧。而厚重一些的白，会让丹宁感觉踏实。像一张雪白的画纸，思

绪总可在上面随意涂鸦，任是红的黄的朝气的暮气的，描上便是，

岂不是更具想像力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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